里昂，人类世界文化遗产

〔法〕米歇尔·舒马尔 

一

1998年12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在日本京都开会，将法国里昂市古城列入人类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今天，世界上仅有五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它们都在欧洲：法国的里昂、俄国的圣彼得堡、意大利的威尼斯、捷克的布拉格和葡萄牙的波尔图。

里昂的历史古迹在上述五个城市中占地最广，其特点为拥有四个各具特色的大区，它们无论在历史、建筑方面，还是在居民社会学意义上都极有特色。

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一下里昂1998年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景观：

1．古代的弗维耶岗是里昂的摇篮，公元前43年由罗马人建成，当时命名为拉格丹努（拉丁语Lugdunum）。人们站在山上能够俯瞰全城，城内有罗马竞技场、罗马高卢博物馆和19世纪兴建的巴罗克教堂。另外还有一座奇妙的小型金属塔，酷似著名的巴黎艾菲尔铁塔。弗维耶岗由于其众多的宗教建筑与设施被里昂人称为“祈祷岗”。

2．里昂老区最完整地汇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它座落在弗维耶岗脚下，整修一新的圣乔治、圣让和圣保罗等教堂建筑见证了里昂文艺复兴时期的黄金时代。这里有热闹的集会、银行、印刷厂，还是知识、文化和宗教中心。市中心的里昂历史博物馆是该区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木偶收藏。

里昂老区的步行街是各地旅游者最心仪的地方。二次大战之后它几乎被遗弃，当时的市政府甚至决定彻底摧毁重建。最后，全体居民在“里昂老区复兴协会”的组织下动员起来，反对政府的拆迁决定。在强大压力之下，老区终于得救。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该协会仍十分活跃。

3．集空想与叛逆于一身的克鲁瓦胡斯区，自1852年加入里昂大区以来一直保持着其独立的特性。该区是里昂19世纪丝织工聚集地，拥有许多织工之家（Maison des canuts）。与弗维耶岗被称为“祈祷岗”相对应，克鲁瓦胡斯区则被称为“工作岗”。这里曾是很多社会起义的大本营，如1831年和1834年起义。该区著名的景观沃拉斯庭院（Cour des Voraces）最能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4．半岛区名副其实地被西边的索恩河与东边的罗讷河围成半岛，处于两河交汇处。这是里昂最中心的地段，极具商业化，目前正在重建之中，其步行干线为全欧洲最长的步行街之一。

为了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划定的区域，里昂在罗讷河左岸开辟了一条“缓冲地带”（zone tampon），以便使19和20世纪所建成的工业文化遗产免于遭到破坏，因为目前这类区域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保护，从而受到被夷平的威胁。

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定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为里昂市及其居民做一次总结。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决定，对里昂市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们在这座城市世代居住，却对那些历史遗迹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对这一历史名城独特的人文价值根本没有任何意识。法国前总理，当时的里昂市长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发表讲话说：“对里昂而言，列入人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将使其闻名遐迩，这一声望资源对其文化及旅游业的发展将极为有利。”

开发旅游业资源的同时，要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城市遗产的保护联系起来。人文景观当然可以成为本地的旅游业资源，但条件是要同时保证经济的开发和里昂原貌的维护，还要避免可能的自我封闭，否则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普世主义原则相背离。

1972年制订的世界遗产条款原则指出：“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应当作为全人类的世界遗产来保护。”

“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国家作为本协议的当事者，应承认该遗产为全球所共有；为此，整个国际社团均有义务进行合作。”显得有些矛盾的是，自从里昂被列入人类遗产名录，根据上述条款，里昂就不再完全属于里昂人。也就是说，里昂在要求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时便已作出了严肃的抉择！

事实上，这里面并不仅仅是名誉或旅游开发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诺言：里昂在未来世纪成为发展或可持续性发展的典范。

里昂人也承担起了将他们的城市“奉献”给旅游者的责任，同时也倾听精通国际合作新伙伴的意见。如此一来，一旦一座历史名城被认可为“人类遗产”，人们便有权让其代理人果断而广泛地展开各种国际间的合作交流。

在当今众多的思考场域里，我们可以选取一条路径，它显得与上述内容有所矛盾，即干脆摆脱对一些人来说太多限制的地域分类！

我上面谈到1998年所提出的“缓冲地带”，如果我们重视那些不容置疑的过道和各种关系，因为他们是将居民点和名胜古迹联系起来的纽带，那么，这个缓冲地带便显得不够了。

里昂城的特征在于其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的不断积累，每一阶段都能尊重上一代的建筑。如此，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建筑师莫朗（Morand）在布豪托建的新区或多尼·加尔涅（Tony Garnier）在格尔朗和美国所设计的新区就不能被列入扩大了的人类遗产区里。1930年在维勒班（Villeurbanne）建起的大楼群也有同样的问题，那里是传统上的工人区，他们虽与富裕而著名的城镇为邻，却始终想要保持其独立的地位。

在未来几年中，假如我们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里昂居民区将面临被割裂的危险，一面是全人类所承认的文化遗产区，一面是其他街区日复一日地为保持社会联系和实现共同生活理念的艰苦奋斗。

总而言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不应成为一个城市地域的累赘，特别要避免社区主义和自我封闭的压力下造成的分隔倾向。

相反地，这一承认应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与整个里昂城郊共同分享。这可能意味着要对初始区域更新，设立间隔，以便根据政策的变化或新主题的制订来适应新的需要。

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基于这一文化遗产建构起来的里昂人的集体记忆否认他们自身的历史，那么里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永远都不会被理解。

（于硕  译）

附  注：

本文是米歇尔·舒马尔（Michel Chomarat）博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欧中可持续交流委员会（AITEC）、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法国里昂市(LYON)等世界遗产城市、法国雷恩大学社会学系(URII)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师大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合作项目——北师大欧中“人类遗产学中心”首轮讲座暨开幕式上的演讲稿。该项目引进世界遗产城市政府管理与学者功能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旨在结合中国实际，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为一门知识学和政府公共政策管理和大学教育的培训科目，推动欧中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方合作单位是教育部国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蓝皮书编委会征得米歇尔·舒马尔博士的同意，特发表此文，以飨读者。
�  米歇尔·舒马尔（Michel Chomarat）：法国里昂市市长代表、历史遗产局局长、法国城市遗产理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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